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裹蒸
。

这名字实在是再直白不过了
，

一要
裹

，

二要蒸
，

就是粽子
。

岭南名山鼎湖山的土
特产

，

就取了这个土名字
，

有趣
。

在鼎湖山开
“

青春诗会
”，

会间四处走走
，

最早留下印象的就是这裹蒸了
。

粽子大概是
全国上下

，

东西南北最著名的小吃
，

都是把江
米和其它食品裹在粽叶里蒸食

。

凡小吃
，

多是
穷人食品

。

比方说
，

羊肉泡馍
，

苦力们揣着馍
进城干活

，

饿了
，

把馍掏出来
，

用开水一泡
，

便
可充饥

，

若花一点钱
，

让饭店伙计浇上肉汤
，

味道就不一样了
。

现在的羊肉泡馍
，

馍变小
了

，

肉汤精致了
，

但基本方式没变
，

自己用手
把馍掰碎

，

交给伙计去泡汤
。

羊肉泡馍从西
安到了北京变成卤煮火烧

，

一样的沿革
。

粽
子是南方大米为主地区的穷人食品

。

大米用
粽叶包起来

，

不散不馊
，

便于携带
，

冷食加
热

，

都很便当
。

当然
，

穷人食品不只穷人才
吃

，

一旦成地方特产和名特小吃
，

也就老少
咸宜了

。

说这些与
“

青春诗会
”

有什么关系
？

是因为端午节快到了
，

该吃粽子了
，

为啥吃
粽子

，

为了纪念诗人屈原呀
！

唉
，

现在是端午
节照过

，

粽子也吃
，

就是屈原忘记了
，

诗歌也
让人忘记了

。 “

啊呀
，

你们是来开诗会的
？

还
有人写诗啊

？ ”

几个啃着裹蒸的人说
：“

我们
是过端午节来旅游的

！ ”

到肇庆来旅游当然不只是为了吃裹蒸
，

肇庆古称端州
，

以石砚著名于世
，

人称端砚
。

鼎湖山上有个掷砚亭
。

传说
，

包公曾在为官
时来到端州

，

离端州时
，

当地要人送他一方
端砚

，

包公掷砚而去
。

那亭子里
，

就塑了个掷
砚的黑脸包公

。

这个故事为鼎湖山添了一个
景点

，

这个故事也引出我两点想法
。

其一
，

这
个故事说明了包公的清廉

，

一方石砚都不白
要

，

这样做官真是清白到底
，

古今难找
。

其
二

，

说明端砚的名贵
，

虽是一方石砚
，

但也是
可以用来当做贿赂官员的物品

，

说明足以与

金玉比美
。

我这次来开诗会
，

是第二次住在鼎湖
山

。

那年我也在鼎湖山开过一次全国性的广
播文艺节目评奖会

。

会议吃得好
，

住的也好
，

会场上展销的砚台
，

要代表自己买
，

虽不贵
，

但不送
。

我想这与有个包公站在山顶上分不
开

。

事隔多年
，

问起端砚
，

当地朋友告之
，

老
坑的真砚石见不到了

，

现在做出的砚台好看
的多

，

货真价实的少
，

连端砚上特别的
“

石
眼

”，

许多都是用激光人工打出来
。

啊呀
，

这
下子包公掷砚又有了新解读

：“

此砚乃假砚
也

！

怎能瞒过我黑脸老包的眼
！ ”

吃着与屈原无关的裹蒸
，

看着与包公无
关的旅游商品新端砚

，

鼎湖山最有名的还是
这上山的道路

。

景区管理者立一大牌子
：“

负
离子呼吸区

”。

地处北回归线的鼎湖山
，

是自
然植被保护最好的天然植物园

。

降雨充沛
，

树
木繁茂

，

枝叶蔽日
。

走在山路上就会感到潮气
包围着肌肤

，

富氧的空气沁人心田
。

记得到台
湾阿里山也走过类似的山道

，

不叫
“

负离子呼
吸区

”，

取名
“

森林浴
”。

前一种是工商时代的
名字

，

现实而经济
；

后一种有浪漫岁月的印
痕

，

诗意夸张
。

林间山道的顶端有一座庙
，

庙
名广济寺

。

广济寺经过改建翻新颇有气势
，

香
火也旺

，

参观后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有一口大
锅

。

香客多了
，

吃大锅饭的人也会多起来
。

林
间山道下山的底端有个

“

广东省作家之家
”，

二层的简易小楼
，

我们的
“

青春诗会
”

会议所
在地

。

一头是寺
，

一头是诗
，

林间小路显得神
秘而迷人

。

这次参加
“

青春诗会
”，

我是以
《

诗刊
》

编
者的身分出席

。

多年前
，

第一届
“

青青诗会
”

在
北京开幕在北戴河海滨结束

，

那次我是与会
的青年诗人之一

。

多年后的
“

青春诗会
”，

开到
了南方的鼎湖山上

。

会议开得生动
，

开会也就
是大家说话

。

有话可说
，

就是诗
，

无话则是寺
了

。

在诗与寺之间就是我们的人生
，

还有这窗
外多雨多风多雷鸣电闪的世界

。

晚上散会前
，

一位诗人说
：“

这林子里蚊子太多
，

昨晚咬死
我啦

！”

另一位告诉他
：“

开足空调
，

一冷
，

蚊子
就飞不动了

。 ”

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今天收获
：

裹蒸与
屈原

、

端砚与包公
、

寺庙与诗会
、

蚊子与空
调

。

2009

年
———

时距上山下乡高峰期的
1969

年
，

已经过去了整整
40

周年
。

那些与共
和国

“

同龄
”

的
“

老三届
”

们
，

许多人将先后迈
入花甲之年

。

无论老知青曾经有过何等意气
风发的情怀

，

面对无法更改的人生时刻表
，

有
关知青下乡

40

周年种种纪念活动
，

意味着
“

广阔天地
”

正在渐行渐远
，

直至退出世人的
视线

。

仍是忍不住问自己
：

为什么而纪念
？

纪念
什么

？

40

年之后
，

究竟还有哪些沉淀在记忆
深处的东西

，

值得我们重新打捞并反复咀嚼
？

有一位知青曾经告诉我
，

30

年前他从农
场返城

，

下了火车出了站台
，

广场上的日历钟
响了

。

他抬头看见那个日期
，

忽然记起来
，

今
天恰好是他下乡十周年的日子

———

几乎同一
天同一时刻

，

他重新回到了当初出发的原点
。

这种无意的巧合
，

却给了他强烈的宿命感
。

数字无情地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
。

一些
已被我们淡忘的数字

，

也许本该从记忆中抹
去

？

一些被我们牢牢铭记的数字
，

除了我们自
己所赋予的某些意义之外

，

没有人知道它所
承载和证明的一切往事

。

那些在岁月中叠加

增添变得越来越繁琐的数字
，

烙刻了一代人
逝去的青春

，

在数字的缝隙里
，

残留着种种不
可再生的生命信息

。

知青下乡
40

周年
———

一段由含混不清
的数字构成的历史

。

数字在某些特定的情境
下

，

会彰显出另一种抽象的品相
，

令人惊骇而
茫然

。

时间无论怎样残酷和不可通融
，

终究还
有仁慈的一面

。

它给我们留下一些散碎的财
富

，

仅够我们在惶惑中聊以自慰
。

这不幸的一代
，

在急需知识文化养料的

年龄
，

被剥夺了继续求学的权利
。

几十年后
，

人们在短暂的知青生涯中
，

寻得了因祸得福
之果

：

他们在乡村风霜雨雪的磨砺中
，

练就了
劳动生存的能力

、

强健的筋骨和体魄
（

当然也
可能是满身伤痛的病残之躯

）。

其中最重要
的

，

也许当属老知青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坚韧
顽强的性格

。

我们可以毫不惭愧地说
，

老知青
是最能吃苦的一代

，

最能忍辱负重的一代
、

最
俯首帖耳的一代

、

最具承受力的一代
、

最有韧
性的一代

。

甚至
，

我们以浅陋的知识
，

为乡村
带去了文化与文明

。

尽管
，

这是以牺牲大多数
知青受教育的权利

、

丢失个人的文化作为代
价的

。

对于老知青来说
，

下乡那些年经历的所
有屈辱与挫折

，

意味着在他们日后的人生路
途上

，

从此不再有无法捱熬与克服的苦难
。

岁月消逝
，

而这笔隐形的财富
，

沉积在我
们体内

。

我们看不见它的存在
，

但它却总是在
我们需要它的时候

，

呼之即出
。

面对返城后陌
生的城市和急剧变化的新时代

，

每一步都是
从零开始

，

无论求学
、

谋职
、

下岗后再就业
、

远
赴海外留学深造

、

驰骋商海创业
———

那种唯

独老三届知青才能拥有的顽韧性格和坚强意
志

，

几乎是我们唯一的资本金
。

我们倾其所有
地投入

，

然后
，

收获后半生微不足道的几分薄
利

。

但如果我们内心还存有一份正视自我的
坦诚

，

是否有勇气承认
：

在
“

老三届
”

60

年的
人生旅途

，

下乡
40

周年的门槛处
，

我们内心
尚有一处茫昧的空白

———“

生在新社会
，

长在
红旗下

”

的这一代人
，

既拒斥优秀的传统文化
熏陶

，

又缺乏现代自由精神的滋养
。

我们生命
中最具活力的年龄

，

是在
“

文革
”

前与
“

文革
”

中度过
。 “

老知青
”

对那个年代意识形态体系
的高度认同

、

顺从与配合
，

与
“

文革
”

形成了一
定的同构关系

。

旧体制遗留的种种毒素
———

例如盲从
、

例如愚昧
、

以及对人权和物权的麻
木

、

对市场经济时代自由竞争的恐惧
，

还有
“

窝里斗
”、“

平均主义
”

等种种陋习
……

它们
像潜伏的病毒

，

至今依然残存在我们体内
。

由
于当年沉积的罪孽至今未能彻底清算

，

致使
那些病毒得以在暗角苟且深藏

，

与我们和谐
相处并逍遥悠哉

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
，“

老三届
”

都是带菌的人
。

虽然世上所有的人
，

体内都携带着不同
的病菌

。

但是
，

老知青的病菌之不可救药
，

在
于我们至今视而不见或自欺欺人

。

那是一个永远的负数
。

是我们的人生难
以填补的赤字

。

如今
，

在各地
“

老知青们
”

伤感的记忆回
收站里

，

越来越多的人
，

写下了自己
40

年前
亲历的真实

。“

我们
”

把自己交给笔和键盘
。

把
笔下的文字还给时间

。

把逝去的时间留给历
史

———

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见证人
。

如果每个
人都有能力和胆魄追问往事

，

历史将会向我
们呈现出更为残酷的真相

。

即便
，
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
，

每一位知青
各自均有不同的人生收获

，

却无法消解一
个国家和民族

，

在那场劫难中所遭受的所
有损失

。

没有谁能阻止历史的悲剧不再发生
。

但
至少

，

当我们即将步入
“

老年
”

之时
，

不会把这
一生亏负的赤字

，

当成遗产留给下一代
。

真诚
地祝愿我的老知青朋友们

，

能在怀旧中新生
。

在怀旧中新生
———

知青
40

周年有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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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就像迷宫
，

上半生找入口
，

下半生找出口
。

【

漫画
】

赵春青

西安本土人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问候
，

人一碰面
，

先问一句
：“

吃了没有
？ ”

不了解的
人总以为西安人好吃

，

无论什么时候
，

也不管
在什么样的场合

，

见面总是先问吃
。

其实
，

这种问候是从过去流传下来的
。

那
年月

，

如果每天每顿能够吃上饭
、

吃饱饭
，

一
年四季不断粮

，

那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
。

而有没有吃饭
，

自然也就成了人们最关心的
问题

。

那时候
，

在西安市的大街上
，

是绝对看不
到行人吃东西的

，

因为
，

随时都会有人从你手
中抢走食物

。

我的祖父曾在西安火车站看到
这样一幕

：

有一个妇女买了只烧饼
，

还没放进
自己的口中就被一中年男子抢了去

。

那妇女
一边叫喊一边拼命追赶

，

中年男子见逃脱不
了

，

就往烧饼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扔掉了
。

妇
女大骂那男人缺德

，

并诅咒其不得好死
。

妇女
骂着走了

，

中年男子却从地上捡起脏烧饼
，

用
衣袖擦了擦

，

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
。

离我们家不远有一户人家
，

母亲生了孩
子后一直没有奶水

，

每天都用一只小铁勺煮
黑面糊糊给孩子喂

。

孩子早产
，

体质很弱
，

黑
面糊糊无法满足孩子的要求

，

结果未满月就
夭折了

。

母亲非常伤心
，

每天都要坐在自家的
院子里大哭一阵

。

关中农村妇女很会哭
，

把那
悲凉哀怨的腔调拉得抑扬顿挫

，

像唱戏一样
，

听得人常常跟着流眼泪
。

她在院子里哭着
：

“

竹娃呀
，

苦命的娃呀
！

竹娃呀
，

可怜的娃呀
！

竹娃呀
，

铁勺打拌汤的竹娃呀
……”

夭折的孩
子叫竹娃

，

我们那一带把面糊糊叫拌汤
。

可怜
的小生命

，

不要说羊奶牛奶
，

要是有白面也不
会是这样的结果

。

十三岁那年
，

我和祖父拉着自家生产的
大米到城里换包谷面

，

天还没有亮就出发了
，

到纺织城时工人才上班
。

那时浐河两岸生产
一种叫桂花球的水稻

，

产量不高
，

吃起来很
香

。

每年青黄不接时
，

祖父都要把这金贵的桂
花球从柜子里拿出来

，

收拾干净后拉到西安
换包谷面或者高粱米

。

走在半路上
，

祖父告诉
我

，

说这次去是要锻炼我
，

于是一遍遍教我吆
喝

“

大米换包谷面了
———”

我说这一次就让我
学习一下

，

下次再正式进行
。

祖父胡子一翘生
了气

，

骂我没出息
，

断定我这辈子讨饭也讨不
下一碗热的

。

当时我说什么也不能理解祖父
的良苦用心

，

就是不吆喝
。

我心想
，

拿大米换
包谷面就已经够窝囊了

，

还吆喝
？

太丢人
！

祖
父很生气

，

不再理我
，

自己扯着喉咙去吆喝
。

午饭后不长时间
，

我们的大米就换完了
。

祖父
很高兴

，

说
：“

走
，

咱到
‘

一间楼
’

吃羊肉泡馍
去

！ ”“

一间楼
”

是纺织城一带有名的饭馆
，

羊
肉泡馍做得和

“

老孙家
”

不差上下
。

祖父给我
买好饭后就走了

，

我问他干什么去
，

他说有
事

。

当时我已经饿极了
，

看到这碗从来没有吃
过的羊肉泡馍

，

什么都顾不上想了
。

吃罢饭
，

到处找祖父
，

就是不见人
，

找了几圈
，

结果在
我们拉的架子车后面找到他老人家

。

他正一
手拿着只麸子疙瘩子

，

一手就着碗白开水艰
难地往下咽

，

想起刚才那一大碗热气腾腾的
羊肉泡馍

，

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
。

多少年过去了
，

这一幕一直刀刻似地留
在我的脑海里

。

后来读著名作家路遥的小说
《

人生
》，

当
读到高加林进城卖馍一章时

，

就又想起了当
年的换大米

。

我佩服路遥的才华
，

相信生活中
的路遥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

，

也许就是这些
苦难的经历才成就了这位大作家

。

□

安
顺
国

□

安
顺
国 出征

———

写给西气东输二线
物资中转服务的建设者

一种流动的音符
，

开始组合
从心的源头漫过戈壁

、

山川
河流

、

黄土塬
、

丘陵和缠绵水乡
等待热爱的步伐

，

在蜿蜒几千公里的
路上

续写祖国天燃气时代的乐章

这是春天的一座石油小城
一座小小的院落里
美丽又一次升起

，

朝着太阳的方向
一群穿着红色工装的人们

，

挺直身躯
在风中

，

又一次接应了青春

没有壮行的美酒举过头顶
也没有豪言壮语和争先恐后的呐喊
说习惯也不是习惯
说不是习惯也是习惯
因为你们拥有太多的光辉岁月

你们知道
，

风沙是甩不掉女人
紧紧贴着脸颊

，

那些雨季那些热浪
那些跨在信息时代上的空寂
孤独

，

像波浪
，

汹涌填充和丰富思念
还有一起愈来愈多的沉默

即使这样
，

你们一样振奋
那些钢铁的管垛

，

整齐地
从你们的手中走向理想的位置
一根一根地连接热情和幸福
就像大地上盛开的花朵

芬芳盈盈
，

就像一首歌
于心中反复吟唱
写下翻越江河

、

森林
、

泥沼的悲苦
写下泪水

、

欢乐
、

爱
写下祝福

，

写下父母和妻儿的无限牵挂
写下这片土地生机勃勃的新生

一道最完美的风景
从你们转身的背影里
放大了中国石油的一种欢腾
一种盛典

，

然后
，

果实饱满
再次奏响祖国的壮美诗篇

今夜
，

月终于点亮了这片海域
三月的采油平台
在春天姗姗迟到的风中
闪动着轰鸣的灯盏

在海上
，

我们这群年青的采油工
无论白天或黑夜
面对大海壮阔的波澜
幸福总是暂短
而畏惧却时时叩响灵魂

一篇实习笔记总也写不下去
空寂和梦想

，

爱情和希冀
在远离现代社会的岸上
使孤独有了更多生动的内容

我知道
，

我们正值花样年华
需要磨练经历摔打
就像一块淬火的钢铁
把自己置于理想的刃上
学会热爱学会劳动学会坚强
因为我们是石油的儿女
青春

，

才有光辉

在海上

故乡的枇杷
咳嗽多日

，

打针服药后见效不大
，

于是
我想起母亲教给的偏方

，

用新鲜枇杷叶煎
水服用

。

正巧住处花坛里有棵茂盛的枇杷
树

，

踮着脚伸手便可摘取那翠生生的枇杷
叶

。

摘着鲜嫩阔大
、

形如琵琶的叶子
，

眼前
仿佛出现了故乡院子里那棵高大繁茂的枇
杷树

。

老家院子里种的那棵枇杷树
，

是父亲
早年在苏州做生意时带回的

“

照种白沙
”

品种
，

那可是有名的枇杷精品
，

所结枇杷
颜色淡黄

，

果大核小
、

皮薄肉厚
、

味甜汁
多

。

这棵高大繁茂的枇杷树在老家院子里
栉风沐雨已有

50

多个春秋
，

在母亲像待自
己孩子似的精心栽培下

，

如今依然是绿叶
婆娑

，

青春焕发
。

如今每当枇杷上市时
，

母
亲还会托人带给我一塑料袋新鲜枇杷

，

让
我尝尝鲜

。

品尝着汁多质细
，

风味鲜甜的故乡枇
杷

，

耳畔便回响起唐宋诗词来
。

唐代宋之问
诗云

：“

冬花采卢桔
，

夏果摘杨梅
”。

宋代苏
东坡吟道

：“

罗浮山下四时春
，

卢桔杨梅次
第新

”、“

客来茶罢空无有
，

卢桔微黄尚带
酸

”（

注
：

古人称枇杷为
“

卢桔
”）。

更有趣的
是

：

让枇杷和妓女连在一齐的唐代诗人王

建的一首
《

寄蜀中薛涛校书
》：“

万里桥边女
校书

，

枇杷花里闭门居
”。

校书者
，

高级妓女
也

。

从此人们把妓女的居处称做
“

枇杷门
巷

”。

当然
，

如王建这些诗人并不歧视妓女
，

在封建时代
，

惟有这些从小受过教育的妓
女们才能和这些文人们做心灵的沟通

，

湿
润他们的生活

，

激发他们的诗情
。

由此看
来

，

枇杷也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也受到历代
文人骚客的青睐

。

枇杷不仅果肉鲜甜可口
，

是初夏时的
珍果

，

而且是一种良药
。

祖国医学认为
，

枇
杷的叶花果具有润燥

、

清肺
、

止嗽
、

和胃
、

降
逆之功效

。

外祖父是老中医
，

母亲小时候从
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农村常见病的治疗方
法

，

积累了不少治病的验方
、

偏方
。

村里邻

居的老人孩子若有小恙
，

只要母亲得知就
会主动寻找一些草药送上门

，

教人服用
，

且
灵验

。

久而久之
，

村人有些小病痛就会找母
亲这位

“

土郎中
”

用草药治疗
。

因此
，

每至秋
冬时节

，

母亲就会拿着剪刀要我爬上枇杷
树剪取硕大鲜嫩的枇杷叶

，

洗净叶毛后
，

放
置簸箕内晒干备用

。

若村人有肺热咳嗽
，

痰
多

、

咯血者用它煎汤喝之有特效
，

那效果决
不亚于品牌中成药

。

据我所知
，

枇杷在我国已有
2000

多年
的栽培历史

，

广布于长江流域及江南诸
省

。

我见过许多枇杷树
，

也品尝过不少优
质枇杷

，

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老家院里的那
棵枇杷

，

因为它闪烁着慈祥母亲金子般的
心

。

□

储
劲
松

□

储
劲
松 青春与剑气
夜里

，

一个人躲在书房里看张纪中版的
《

新神雕侠侣
》，

一直看到下夜三点仍无倦意
，

相反
，

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
，

身体里有一种
叫做激情的东西在不断地积贮

、

膨胀
、

冲突
，

暗暗地寻求澎湃地喷发
。

金庸大侠的作品无
可挑剔

，《

新
》

剧的画面精美而大气
，

黄晓明
、

刘亦菲这一干演员的表演也极其传神到位
，

但见刀光剑影儿女情长里
，

古典的侠义朴风
撕云裂帛

，

劈开荧屏
，

穿我肌肤
，

贯我肺腑
，

激
我情怀

，

赐我以浩然之气
。

一个陷落在凡尘俗
务里眉目不清的中年男体内几乎被埋葬殆尽
的激情

，

就这样被金庸的作品再次铿锵地唤
醒

。

所谓青春
，

就是荷尔蒙噼噼啪啪激烈燃
烧的年纪

，

就是剑气如虹血气方刚锋芒咄咄
的年纪

。

有多少男人的青春不曾被金庸
、

梁羽
生

、

古龙的武侠作品撩拨得像夏日野草一样
地疯狂呢

？

又有多少男人在年少的日子里不
曾做过江湖剑侠梦呢

？

依然记得
，

在那青涩小
杏般的年代

，

班上的男生几乎都是武侠小说
迷

，

上课偷着在桌底看
，

下课废寝忘食地看
，

临睡前在学生公寓里还要打着手电筒躲在被
窝里看

。

那个时候
，

不要说家长和老师反对看
武侠

，

即使是我们自己
，

也以为我们纯粹是被
武侠小说的杀斗情节和恩怨情仇所吸引

。

但
今天想来

，

其本质原因却是因为江湖人物身
上的侠义与凛然正气

，

恰好与青春的豪迈
、

血
性乃至叛逆一拍即合

———

我们从传说中的江
湖上

，

找到了崇拜偶像
、

精神寄托和内心激情
宣泄的突破口

。 “

侠之大者
，

为国为民
”。

金庸
先生在

《

神雕侠侣
》

原著里说出的这句经典名
句

，

实乃一代代未被世俗所污的青年们最初
的理想和信仰

。

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
，

每一代人都
认为自己的青春与众不同

，

但究其实
，

尽管内
容不尽相同

，

其剑气充盈的本质却是惊人的
相似

。

从西楚霸王项羽
，

到三国羽扇纶巾的周

瑜
，

到大宋的面涅将军狄青
，

再到五四前后那
一大批热血青年

，

以这些人为代表
，

每一代人
的青春都闪耀着宝剑的锋芒和光亮

。

所谓青
春

，

就是
“

包举宇内
，

囊括四海
，

并吞八荒
”

的
青云之志

，

就是
“

恰同学少年
，

风华正茂
，

书生
意气

，

挥斥方遒
”

的逸兴壮怀
，

就是
“

仰天长笑
出门去

，

我辈岂是蓬蒿人
”

的万丈雄心
。

而所
有的青云之志

、

逸兴壮怀
、

万丈雄心
，

都可以
凝结为一个词

，

这个词就是
：

剑气
。

每一个少
年

，

即使他不名一文
，

即使他穷途不遇
，

即使
他流落街头

，

即使他偶尔悲观
，

然而因为心中
有剑

，

他都富可敌国
，

前程不可限量
———

青春
无价

。

一剑在心
，

青春期的一切因而无不美好
。

但发此感慨的
，

又多是青春已逝
、

剑气消散的
中年或老朽

。

姜文执导
、

王朔原著的电影
《

阳
光灿烂的日子

》

里
，

马小军在回忆青春期时
说

：“

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
。 ”

对于马小
军

，

对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某军队大
院里的那一批年轻人

，

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
，

他们往往感觉不到灿烂的阳光
。

李西闽的小
说

《

狗岁月
》

里
，

黄春秀回忆青春期时说
：“

可
许许多多往事水一样流逝了

，

怎么也拍不下
来了

。 ”

对于黄春秀
，

对于樟树公社那些血性
十足的少年们来说

，

他们在当时同样感觉不
到像水一样流逝的青春是多么的完美无瑕

。

王安忆在小说
《

启蒙时代
》，

说出了这种青春
期的普遍性的困惑和苦闷

，

她说
：“

没有哪个
年代的青春是轻松的

！ ”

“

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
。 ”（

加西亚
·

马尔克斯语
）

因而
，

或许对于每一代人
、

每一
个人

，

英姿勃发剑啸长天的青春期都是在懵
懵懂懂稀里糊涂中度过的

。

待得回首
，

品味青
涩

，

往事不可追
，

韶华不再来
。

那青春
，

已然只
剩下杏核

；

那剑气
，

已然化作了风烟
；

而那绿
林江湖

，

也早已变成一口残荷参差不堪看的
老池塘

。

本报讯
3

月
20

日
，“

携手网脉工程
，

共
担社会责任

”

公益宣传活动在北京启动
。

启动
仪式上

，

上海申花俱乐部向网脉工程捐赠了
1000

万元公益广告
。

上海申花这次捐赠的价值
1000

万元的
公益广告

，

主要用于中国足球超级联赛
2009

赛季运动员队服胸前广告
，

今年
3

月至
8

月底
左右

，

人们在观看中超球赛时
，

可以看到
“

网脉

工程
”

的形象伴随着申花球员驰骋在赛场上
。

据了解
，

网脉工程是在共青团中央
、

中央文明
办

、

文化部
、

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指导下
，

于
2006

年
5

月启动的
，

主要目的是构建面向未成
年人的网络内容导航平台

、

推荐有利于未成年
人成长的互联网优质内容

、

建设未成年人健康
上网实验基地

，

引导有识之士共同为未成年
人营造健康

、

文明
、

和谐的网络环境
。 （

班斓
）

本报讯
3

月
20

日
，

由国内顶级设计公
司水晶石旗下的重要品牌

———

CGS

创业联
盟举办的

CGS

封神榜人物形象设计大赛
、

CGS

杯全国室内表现大奖赛颁奖典礼在北
京举行

。

历时
4

个多月的封神榜人物形象设计大
赛

，

汇聚了国内及海外近
1000

名设计师的
600

余幅精妙绝伦的参赛作品
。

据介绍
，《

封

神榜
》

取材于中国神幻经典名著
《

封神演义
》，

曾多次被影视工作者搬上银幕荧屏
。

此次封
神榜人物形象设计大赛

，

号召所有
CG

爱好
者共同创造封神人物形象

，

颠覆以往影视作
品的既有形象

，

用数字艺术再现这场人与神
、

正义与邪恶的战争
，

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
“

指环王
”。

（

文化
）

封神榜人物形象设计大赛颁奖网脉工程获申花公益捐赠
资讯快递资讯快递


